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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济南
人，但在这座城市生活了近三十
年，也算是半个“老济南”了。
1987年夏天，我第一次走出济南
站那标志性的哥特式建筑，踏上
济南的土地，看到法桐浓荫下的
站前街，感觉这是一座安静而有
底蕴的城市。三十年间，亲眼见
证了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也见证了一条条老街巷、老胡同
的消失。

济南的老街巷虽然大都不太
宽，也不太长，但似乎每一条街
巷都有一段历史、一段故事。

刚上班的时候，住在市中区
普利街附近。这条不长的街道，
当年曾是连接东边老城区和西边
商埠区的交通要道。除了东首的
草包包子铺外，西段路南还有一
家叫“四喜居”的饭店，店里的
四喜丸子和把子肉颇有名气，西
邻是老字号的普华鞋店。普利街
南北两侧各与几条小街巷相连。

最西头沿河向北的叫上元街，再
往东的一条叫靖安巷，向北接竹
竿巷一直通到英贤桥。路南有几
条小巷通向共青团路，如郝家
巷、西券门巷、凤凰街等，胡同
两边是一座座各具特色的民居门
楼，平日大门紧闭，颇有点闹中
取静的味道。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沿河拓建顺河东街，路北建
起居民小区，上元街、靖安巷先
后消失。2011年，“济南第一
高”绿地中心开建，路南的几条
小巷先后被拆。

当时共青团路电报大楼以南
片区还没开发，大片区域内全是

挤挤挨挨的平房院落。记得其中
有两条长长的街道横穿南北，一
条叫土街，一条叫斜街。土街南
通上新街，北接城顶街。斜街呈
西南东北走向，南起西青龙街，
向北一直通到剪子巷。回民小区
建成后，土街、斜街，连同趵突
泉附近的大板桥街，长春观附近
因五条道路交汇而得名的五路狮
子口等街巷都已难觅踪影。

泉城广场开建前，经常带孩
子到后营坊街中段的护城河边游
玩。横贯东西的后营坊街从南门
大街美术工厂旁一直通到趵突泉
东门口。1999年广场建成后，这
条历史悠久、相传为曹操屯兵营
房所在地的老街永远消失在平整
光滑的大理石石板之下了。

几年后搬到泉城路以北的明
湖小区。小区开建前，曾多次到
这个曾是古历城县署所在地的老
城区探访。当时，县西巷尚未拓
宽改造，街北首附近，尚有钟楼
寺街、万寿宫街、岱宗街、兴隆
店街、东西菜园街、县学街、东
西仓巷、指挥巷等。如今，除后
宰门街、东华街等以外，其他老
街巷大都了无痕迹。有的虽走向
尚存，但并无标牌，也不再作为
门牌号码标志，已化身为小区内
道路，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曾经的
沧桑。

周末休息时，经常到一路之
隔的大明湖东南岸一带闲逛。当
时大明湖新区尚未开建，这片面
积不大的区域却保留着数条安静
幽深的老街巷。记得在现在“众
泉汇流”牌坊位置直通南北的街

道叫南北历山街。它南连按察司
街，北通历黄路，路西是大明
湖，路东是东湖，相传因在此街
上能向南望到千佛山(历山)而得
名。街中段路西有一座历史悠久
的百年老校——— 阁子后街小学，
放学时间很是热闹。从旁边的小
巷进去，感觉曲径通幽，别有洞
天。西面的秋柳园街因清代诗人
王士桢在此写作秋柳诗篇、后人
在此成立过“秋柳园诗社”而得
名。镰把胡同的来历则因走向弯
曲像镰刀把，贺胜戏场街因街上
曾建有祭祀火神时演戏的“火神
戏场”，后取其谐音而得名。东
玉斌府街因曾有陈姓仪宾(明室宗
亲之女婿)在此居住，后取其谐音
而来。阁子后街、汇泉寺街青石
板铺地，一直通到大明湖的围墙
下面。更有一些平房临湖而建，
可以凭窗观湖，让人好生羡慕。

如今，这些小巷连同东边的高祥
后街等都已湮没在超然楼周围新
开挖的湖面和草坪之下了。

那时，骑车送孩子上学总要
经过泉城路南侧的解放阁片区。

老城区东南隅这片区域，有着厚
重的历史。从历山顶街往南，右
拐沿长长的宽厚所街西行，就到
了舜井街。在这片并不算大的地
方，还有小王府街、武库街、洪
字廒街、藩安巷等弯曲狭窄的小
巷。听听这些街名，哪一个没有
一段悠久的故事呢。历山顶街因
街南首有“三山不见”的历山而
得名，宽厚所街相传来自于因路
南曾设有慈善机构“宽厚所”。

因当时东南城楼地势险要，居高
临下，这一带常建有粮库和军械
库。武库街因街上曾有存放过火
炮、弹药的武器库而得名，洪字
廒街则来自于以“宇宙洪荒”中
的“洪”字编号的粮仓。小王府
街因曾是明德王之孙宁海王和宁
阳王王府所在地而闻名。2008年
拆迁之后，这些老街巷永远沉寂
在世茂广场的繁华之中了。

杨柳轻舞，春暖花开。当漫
步在大明湖畔，徜徉在泉城广
场，流连于世茂广场时，也许正
有一条老街巷在你的脚下悄然延
伸，默默诉说着久远的历史往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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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早先神农尝百草以
来，凡是无毒性、无异味、嚼得
动、咽得下的野菜皆可食用。后
又经过祖辈不断变化、创新的
厨艺处治，不仅可为百姓填肠
充饥，而且逐渐成为鲜嫩、筋
道、爽口，改善膳食的家常美
餐。“拨拉”和“拌渣”即为野菜
的两种传统吃法。

“拨拉”菜做成后，像布条
一样成棵成缕、绵软柔和，需要
用竹筷拨拉、挑动着食用，防止
菜棵粘连，故得此名。

幼时,我祖母常采一种生长
在麦畦中、叶面肥嫩厚实且有
韧性的“面条菜”，因此菜前面
生有三叶后边一叶，据其形俗
称“羊蹄脚”菜。剜来洗净、控干
撂到盆中，添加少许凉水，放点
细盐，拌上面粉，轻轻反复揉
搓，让菜叶挂上一层轻薄的“面
衣”，不流汁、无面疙瘩，即为水
分、面粉适量。然后，搁进笼屉
里旺火蒸半个钟头。停火把其
夹到盘中，尝一口热腾腾、暄和
和、嫩生生、香喷喷，柔滑而又
脆爽，不失为老幼皆宜、绝妙佳
美的春日膳食。

“拌渣”对野菜品类的选择
十分宽泛。春季，堰边河畔、峪
沟山坡上的麦拉蒿、扫帚菜、蜜
罐棵、马齿苋、灰灰菜、苦菜等
皆可。采来摘除菜根、枯叶，淘
洗干净、剁成碎末装锅，表层撒
五分之一的豆糁，添加三分之
一的清水成稀糊状。旺火炖半
个钟头。掀锅搅拌均匀，把一方
硕大的笼布摊放于簸箩之中，
再把锅中菜和汤一并倒入，把
笼布四角兜起，上面搁上菜板，
再压上一方巨石，像出豆腐似
的将包内水分全部挤压干净。
然后，掀开笼布，切下一方够全
家六口人食用的放进盆中，再
撒上芝麻盐、倒入蒜泥、醋汁
后，拌合均匀，一人一碗即可食
用。尝一口松软干素、柔和热
乎、清香四溢，令人口齿生津、
食欲大开。单纯尝鲜和馒头一
块食用均可。下一顿可以拌为
冷餐，滋味依然。这是庄户农家
独创的一种庄户野味美食。

上世纪60年代初，以“瓜菜
代粮”时期，拨拉菜和拌渣菜普
遍流行于千家万户。面粉、豆糁
是稀罕物，便用地瓜面代替。野
菜挖净了，便用槐叶、杨叶顶
替。人们追忆起那段往事，仍深
情地称这两道菜为度荒菜、救
命菜……

如今生活好了，我家老少
还有“怀旧”心理，吃菜讲究吃
菜根、野味、原生态、无污染、无
公害。俺村的惠民饭馆、庄户酒
楼，也提高了野菜的身价，摆上
了大雅之堂。拨拉菜和拌渣菜
成本低、不腻口，又尝鲜又饱
腹，深得吃惯了肥肉鲜鱼客户
的宠爱。这两道流传千载的家
常庄户菜，真正成为春季的时
令美餐。

“拨拉”
和“拌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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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说起泺口服装城，
妇孺皆知，哪个人没去买过几件
衣服呢。但是，对香磨李很多人
了解较少，甚至鲜为耳闻。仅从
“香磨李”字面意义，有朋友误
以为“那里是卖香油的”，一度
成为茶余饭后的笑谈。泺口服装
城是香磨李社区创建的大型企
业，最早的时候先人以磨香为
生，我的邻居大娘的老家就在香
磨李，从她那里我深入了解到香
磨李的变迁与蝶变。

那个午后，我与朋友来到香
磨李小区，路过一个亭子，其
中，两具石磨很是引人注目，也
令人非常好奇，我们驻足，拍照
留念。仔细打量，圆顶子、红柱
子，亭子下面放有两具磨盘，表
面上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
是，它就是历史。翻开历史这本
大书，昨日的岁月浮现眼前：

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
有位姓李的男子携妻从直隶(河
北省)枣强来到此地，逐水草而
居，凭借精湛的捕鱼技术赚了些
银两，盖了几间瓦房。

后来，又有姓石的人家迁徙
至此，在此落户，以磨香做香为
业。

随着时间推移，李姓家族在
此生息和繁衍，成为当地最兴旺
的家族。泉水甘甜，柳荷芬芳，

富庶着这片村庄，被命名为“香
磨李村”。

时至1997年春天，小清河疏
浚施工，发现两具磨盘，都是上
盘，百姓皆称：“此香磨李村之
物证也。”

我对旧物情有独钟。旧物是
见证者，也是讲述者，它看似沉
默不语，却已经道尽光阴故事，
一头直通那段相属相联的岁月，
一头抵达我们的心灵。两具磨
盘，历经炮火硝烟，遭遇铁蹄践
踏，像是饱经风霜的老人，肃
穆，庄严，见证着往昔的兴盛，
绵延着村居的血脉，迤逦出光辉
的历程。

来到大娘的家，她缓缓说
道，过去不愿承认自己是香磨李
人，怕别人瞧不起，这里太穷
了。旧时，这里曾是咱们济南有
名的“穷人窝”，土胚房、泥巴
路，吃不饱、去乞讨，“少壮俱
已逃亡，老稚不能相顾，十室九
空。”一听是香磨李人，找对象
都绕着走。后来，大约是1958
年，成立人民公社标山大队，不
久，又成立了香磨李生产大队，
生活逐步走向温饱。大娘是种菜
的好手，大队里也很照顾她，对
“外来户”十分关照。直到1989
年，泺口建起简易大棚，第二
年，服装城正式开业，这里才真

正甩掉“穷帽子”。
“儿子有了正式工作，儿媳

在市场上有摊位，卖品牌服装，
现在线下几乎不用管，主要发展
电商的生意。我在家看小孙子，
每月有钱领，过生日村居里也想
着，逢年过节发红包，每年组织
老人出去旅游，这样的生活还有
什么不知足呢？”

“还有，俺们也是见过大世
面的人了，服装城经常举办各种
会议，全国各地客商前来学习和
考察，儿媳作为优秀商户创立自
主 品 牌 ， 参 加 了 很 多 接 待 活
动。”说到动情处，大娘几度哽
咽，顷刻，红了眼圈。“现在，
不管走到哪里，我都能自豪地
说：‘我是香磨李人，我的家在
泺口！’”

我站在窗前眺望，透过宽敞
明亮的窗户，从高楼上俯瞰小区
的全貌，高楼林立，绿化整洁，
环境幽雅，人居和美，一片欣欣
向荣。回首曾经的“土胚屋，土
胚墙，道路狭窄尘土扬，遇有下
雨难出庄”，再看看今天的宜居
宜业，繁荣富强，令人不禁感慨
万千，又百感交集。

两具磨盘，是香磨李的老
根，是泺服人的乡愁，更是我们
济南人的温情记忆，如同汩汩清
泉流过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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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消失的秋柳园街。

▲昔日普利街。

华不注投稿邮箱：

qlwbhbz@163 .com


	C10-PDF 版面

